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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历疫情后的幼儿园教师面临忽视个体真实体验、教师身份认同意识淡薄的现实挑战更为凸显。教师专业发展的实

现首要表现为教师改变，而教师改变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包括三个维度：材料与活动的改变；教师行为的改变；教师心理的

变化。在疫情期间的调研发现，通过教师改变维度来解读后疫情时代教师专业发展困境，首先要关注教师个体真实的内在诉

求来理解教师改变，激活教师改变内在动力；其次通过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帮助教师重识自身的专业角色与归属感，从而促使

其能在自下而上的专业发展路径中乐意接受改变，更好地达成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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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the epidemic situation，the kindergarten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faced with challenges more obviously
like the lack of attention to teachers’real experience，ignoring of the teachers’identity，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port to teachers.
The realization sign of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s teachers’change，and teachers’change is a complicated process，in⁃
cluding three dimensions: the change of the materials and activities; the change of teachers’behavior; the change of teachers’psycholo⁃
gy. By research，it is found that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ilemma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can be interpreted by teachers’
changing dimensions. First of all，it is suggested to pay attention to individual real inner needs to understand the teachers’change and
to activate their internal demands; Secondly，it is advisable to create a learning community to help teachers rediscover their profession⁃
al roles and sense of belonging. In this way，they can be willing to accept changes in the bottom-up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ath and
achieve better profess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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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无情肆虐的新冠肺炎病

毒疫情，引发教育者要面对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对于幼儿园教师而言，与其它学段教师一样，首

先面临着从线下教学到线上教学的“主播”角色

转变。疫情时代的幼儿园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

不得不积极寻求转型——曾被报道的河北、山东

某地民办幼儿园“改行”成烧烤店、包子铺而“生

意火爆”，虽有新闻媒体积极解读为“成功转型”，

但对于整个学前教育行业而言，如此的“变”无不

道出了幼教工作者的无奈与心酸。经历了疫情

的冲击与挑战，无论是公办园或民办园都极有可

能会面临教师流失、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构成了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的重

要内容，这意味着后疫情时代幼儿园教师专业发

展将面临新的挑战。

近十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力

度。2018年，由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提出，要“采取

切实措施建强做优教师教育，推动教育教育改革

发展，全面提升教师素质能力，努力建设一支高

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这是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后再一次明确教师专业发展势在必行。

此外，各地教育部门创新师资培养模式，经过放

大“国培”“省培”等不同形式的职后培训效果，构

建出整体提升教师专业性水平的职后培训系统

体系。但是，在教育实践层面，制度化推进的由

上至下的专业发展路径仍导致部分教师的抵制、

退却等消极反应。究其根源，在于教师个体对专

业发展无法实现内心认同，失去了改变的内在契

机，从而导致专业发展的“纸上谈兵”。可见，教

师改变问题直接影响到教师专业发展的成效。

疫情期间积极寻求改变的幼儿园教师，在常态化

防疫情形下又面临着重返工作岗位后专业发展

问题，从教师改变的角度来解读这一问题，或许

能为拓展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提供启示。

一、教师改变：教师专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自从《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颁发后，许多教

育工作者开始以“标准”为参照基点，来寻求专业

发展的可能途径，构建的是一条由上至下、由外

至内的专业发展路径。但是，“发展”并不等同于

“标准”。教师的专业发展应是能体现教师个体

的职业追求、信仰、需要、职业能力的变化过程。

这涉及到教师改变的问题，这一问题隐含的深层

含义是，教师发展必然历经教师改变的过程，体

现出教师现有发展水平与可能发展水平之间的

任何变化，涵盖从信仰到能力等层面，不仅仅是

可观察到的外显的行为变化，而且更关涉教师内

在的主体体验的变化。近十年的学前师资培训

与相关研究表明，追崇外在的“标准”取向而忽视

了教师自身的内在诉求问题为幼儿园教师专业

发展设置了阻碍，由此后疫情时代要重视这个导

致当前教师专业发展陷入困境的共性问题。

（一）教师改变的三个维度

教师改变泛指教师在日常专业实践中发生

的各种变化，泛指与教师的学习、发展、成长、改

善、实施变革、认知与情感变化等参杂在一

起［1］905-950。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采用富兰的分

类方式，认为改变包含三个维度，即课程材料、教

学实践以及教师对改革的信念与理解。我国学

者尹鸿飚提出，第三个维度过于简化了教师心理

变化的复杂性［2］。因为心理过程包括认知、情感

和意动三大基本领域，而在第三个维度中，无论

是信念、理解或是思维均属于认知领域，由此教

师情意因素（情绪、动机、意志、态度）被排除在这

种分类体系之外。由此，尹鸿飚对富兰的分类维

度进行修正，提出了教师改变三个维度的分析框

架：（1）材料与活动的改变，指教师使用新的、修

正过的教材与活动；（2）教师行为的改变，指教师

使用新的教学方式和策略，指教学实践的改变；

（3）教师的心理变化，指教师认知、情感和意动方

面的心理变化，通常包括信念、情绪、动机和态度

等因素在内的改变，并强调当这三个维度都发生

显著改变，真正的教师改变才产生。换言之，三

个维度共同作用才能促成真正的教师改变；缺失

任何一个维度，教师改变都是不完全、不成功的。

在疫情期间，幼儿园教师能针对亲子游戏活

动、家园沟通等主题选择与设计网上教学活动，

这属于第一维度的变化；基于第一维度的变化，

教师自然要使用不同于现场互动教学的线上教

学互动方式，这属于第二维度的变化。如此看

来，幼儿园教师在疫情期间已然明显表现出前两

个维度的转变，初步表现出幼儿园教师敢于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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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新的专业精神与能力。

在教师改变的三个维度中，第三个维度改变

最难出现，所需的时间也最长。比如，教师观念

包括教师的教育观、儿童观、教学观、学习观等。

以教育观为例，教育观是对教育目的、教育价值、

教育发展及其关系的基本看法与态度，是教育实

践的先导。不同的认识主体由于其看待问题的

视角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教育观。目前较为流

行三种不同形态的教育观：一是理论形态的教育

观，一般是教育理论者、学者等所持有的，并以学

说和主张在著作中表现出来；二是制度形态的教

育观，主要是一定时期内国家、政府对教育的要

求与规定，一般体现在教育方针、政策等法定文

件中；三是社会心理形态的教育观，主要体现在

社会大众的教育实践中［3］。教师的教育观念属于

第三种形态，但又受到前两种形态的影响。值得

重视的是，教师观念的转变不可能靠别人从外部

灌输或者倡导来实现，它需要经历一个积极主动

的自主建构过程，在情感上接受改变是其自主建

构的前提和动力。教师是否认可、接受、内化新

的教育观念，并自觉地把观念转化为教育行为，

这需要教师在实际的教育情境中去把握，去反复

权衡，在反复实践中体验，渗透其中的情感因素

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想当然地意图通过

专家讲座、网络课程等就轻易促使教师改变的美

好愿景往往在现实中屡屡受挫。我们可以描述

成如下的一个场景：通过校内外培训、专家讲座、

自主学习等途径，教师在已经习得一些“书本理

论”“专家理论”“社会主流理论”的基础上，与先

前的观念形成冲突时，这个时候能调整心态，使

其认同“新”观念而对“旧”观念进行扬弃成为关

键，联通“新旧”冲突的唯一途径是个体教育实

践，它构成了教师改变的关键“生长点”。由此，

在疫情防控阶段的情境中，当教师认可信息化教

育理念，并内化为教学实践行动，并从中逐步体

验到工作幸福与成就感时，才会在信息化教学资

源有限的条件下，不断克服困难进而乐于尝试新

的教学方式与手段，实现第三维度的改变。

（二）后疫情时代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面临

的挑战

自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教师专业化发展

随着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得到重视，但是，教

师专业发展普遍存在动力不强的问题。究其原

因，过度以制度取向的标准对教师作出群体性的

要求与限定，漠视作为教师个体的内在需求是问

题所在。近些年，随着新闻媒体对幼儿园教师

“虐童”等事件的发酵，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性倍受

质疑，其专业发展的要求无疑更迫在眉睫。在疫

情期间，教师们积极寻求改变与转型，一定程度

上表现出幼儿园教师具备的专业精神与能力。

但在经历疫情后，重返工作岗位后的幼儿园教师

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专业成长的诸多问题。因

此，加速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需关注幼儿园教师

主体实践的真实体验，加强其专业身份认同感，

才能继续激活教师个体的发展积极性，使幼儿园

教师摆脱专业发展的困境。

1.关注教师的真实体验

在既有的研究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

明显指向“公有意义”，即关涉的是社会的、制度

的、利他的层面，而较少地关涉“私有意义”［4］，即

关注教师在其中的实际体验，如是否丧失成就

感，权威是否受到挑战，利益是否丧失等方面。

尤其在教育变革进程中，教师是否在期间体验到

成功，或者利益是否受损等最关涉教师教育生活

的问题往往被学界完全漠视。正如在疫情期间，

教师是否在远程教学、视频录制、网络互动中体

验到了成功，是否遭遇了因无法胜任信息化教学

手段而出现自我怀疑与否定的困境等个体问题。

纵观教师专业成长的诸多界定，大体可分为

三类：（1）强调教师专业成长好的结果，涉及“信

心的增强、技能的提高、对所任教学科知识的不

断更新、拓宽和深化以及对自己在课堂上为何这

样做的原因意识的强化”；（2）强调教师专业成长

的合社会规范化要求，即“教师学会教学、不断习

得与教师有关的角色期望和规范的社会化过

程”；（3）强调教师专业成长的主体性价值，突出

“师本化”。前两类界定把教师的专业成长直接

等同于教师专业发展，这就是传统上习惯于从

“教师之外”思考教师改变问题，这个问题导致教

师在教育变革中的“被动”和“消极”往往是非常

深刻的，而且又常常因其深刻而容易被外在形式

所掩盖［5］177。第三类界定是对前两类界定的纠

偏，强调教师主体，尊重教师间的个性差异，尊重

教师的实际需要，这正是目前受到漠视而对于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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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园教师而言尤其真实而重要的。正因如此，幼

儿园教师流动问题一直普遍存在而无法得到合

理疏解。近年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工作满意度

与自我评价共同决定了离职意愿，工作满意度与

离职意愿负相关，自我评价与离职意愿正相

关［6］。这也凸显出教师真实的工作体验普遍被忽

视及自我评价较低的现状。

类似这种一味追求“公有意义”而让渡“私有

意义”的普遍性在疫情期间也自然而然地表现在

幼儿园教师身上。其实，在专业发展“规范”下，

教师自身是积极主动努力寻求成长的。但是，在

现实环境中，“教师必须私下与困难和焦虑作斗

争，在脱离同事的环境中独自度过自己的大多数

时间；教师不能肯定他们是否产生过任何影响或

明白他们的工作有什么用”［7］127，类似的困惑困扰

着疫情期间诸多参与网课的幼儿园教师群体，也

困扰着后疫情时代带着“激情”返回工作岗位的

一线教师们。当然，教师这一神圣职业本身就赋

予其应该合乎“规范”，但作为现实存在的教师个

体而言，更需要个性化的关怀与扶助。

2.加强教师的身份认同

在我国，“教师”既是一种制度规定的法律身

份，也是一种社会所确认的社会身份。在社会学

中，对于身份认同研究主要从两个路径进行分

析：一是较为稳定的制度结构方面，旨在考察社

会对其成员身份的期望、配置和安排；二是较为

变动的个体能动方面，旨在考察人们如何进行自

我身份的选择、建构与认同［8］。换言之，身份认同

包含社会自我认同与个人自我认同。教师身份

认同既包括基于教师自身的实践经验和个人背

景的专业生活体认（即个体自我），也包括外在社

会对教师的期望（即社会自我），二者是交织在一

起的［9］。现实中人们对于教师的社会自我往往更

倾向于提出“理想”化的标准，却罔顾教师作为个

体真实的自我需求与期待。

弗瑞德提出了一个教师改变的洋葱头模

型［10］77-97。他指出，在这个洋葱头结构里，内层和

外层之间可以相互影响，外层比较容易改变，而内

层的改变相对较为困难，但是教师改变却往往依

赖于内层的信念、认同和使命层面的改变。因而，

教师教育的任务就不能够仅仅停留于教师行为和

能力的改变，而是应该转向对教师身份认同的积

极关注，实现教师内在的深度改变。这意味着，教

师专业发展中的身份认同是教师个体从外在到内

在化的过程，其目的在于确立教师自己的“身份”，

不断地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属于这个群体”的根

本问题，找到自己的“归属”，从而达到对“我是谁”

的确认，进而增强教师改变的内层动力。

众所周知，教师专业发展指的是教师以自身

专业素质包括知识、技能和情意等方面的提高与

完善为基础的专业成长、专业成熟过程，是从非

专业人员转向专业人员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

讲，教师专业身份是由外在力量所作的功能性规

定，即以某种规定性角色居于支配性地位，将其

简单化为“社会”的个体。但对于幼儿园教师个

体而言，其自身的专业素质往往受人诟病。多年

来，社会对幼儿园教师职业的偏见以及教育工作

本身繁琐沉重的压力，特别是来自不发达地区或

民办幼儿园的教师对自身职业价值、对工作成就

的低期望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一些教师对自己

从事的职业缺乏归属感，只是以完成教学和领导

布置的任务而单一地重复工作。这种环境下，教

师体验不到职业的尊严和从教的幸福，更谈不上

有崇高的职业理想与信念，这无疑表现出鲜明的

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求教师应该

且必须实现专业发展，另一方面，却促使其体验

不到专业自信与成就感而陷入身份认同混乱的

境况，使教师处在“矛盾”中，不知所措而不知可

为，导致的结果是，“教师对于自己身为教师的意

义、价值与行动的界定，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都是

不被关心的。于是在课程改革中，教师只有‘角

色’而没有‘身份’。”［11］

以此推论，在疫情背景下教师扮演的“主播”

“服务员”等角色，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其作为教

师的身份，疫情期间部分幼儿园教师或挣扎在生

存边缘，或纠结于完全不同以往的工作角色，自

然容易出现身份认同混乱的现象：“我完全无法

适应‘主播’”“我是不是该改行”“我后悔当幼儿

园老师了”“我的未来怎么办”——类似的自我质

疑与悲观煎熬着的她们的内心。一旦教师群体

陷入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就不可避免地为教师改

变乃至专业发展埋下了重大隐忧。的确，类同于

教育变革，此次疫情要求教师的专业身份发生改

变，“身份学习”［12］则是实现这种改变的核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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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遗憾的是我们对此并未加以重视。

二、理解与行动：后疫情时代幼儿园教师

专业发展的突破

虞永平曾以幼儿园教师为例指出，教师的专

业性必须做到四个层面上的统一，一是学理层

面，二是教育实践层面，三是政策制度层面，四是

公共意识层面。只有做到这四个层面的统一，幼

儿园教师的专业性才能真正地确立，幼儿园教师

的专业性才能通过地位、待遇、尊严和义务等层

面来加以保障和确认［13］。同理，经历疫情后，要

直面幼儿园教师群体专业发展的困境，我们必须

首先应从政策制度及公共意识层面构建教师专

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在幼儿园层面，园长应充分

发挥其领导影响力，立足教育实践，从教师的主

体关怀入手，了解教师在教育情境中真切且真实

的体验，关注其现实需求，重视教师群体、文化、

环境对教师个体成长的影响，才可能达成由教师

改变到教师专业发展的目标，最终才能实现园所

发展的美好愿景。

（一）理解幼儿园教师改变：：激活教师““觉醒””

的内在动机

教师改变从理论到行为，理念是清楚的而行

为是模糊的［14］。在多年的教育改革中，许多教师

仍被指责“变革意识淡薄，思维方式僵化，态度消

极”［15］，这些都是外在的指责，并没有认真分析教

师究竟为何不愿转变，教师对改革的多重反应是

我们研究教师转变的直接因素。有学者指出，

“教师对变革的抵制根本不是问题，但让教师按

照别人期望的那样做出改变则会成为一个问

题”［16］262，这意味着理解教师改变问题要实现一种

“从外在对教师的控制”到“从内部理解教师”的

思维范式的转变。

作为园长要基于教师角度来理解教师改

变，首先要厘清这样一个问题：教师改变背后一

直潜藏着一个重要假设，即外界控制性行政力

量要求教师“怎样做”，他就可能会“怎样做”［17］

其实，教师改变不在于依靠外力强制性的进行，

而是创造一定的情境，让教师“觉醒”而发觉改

变的必要性，继而积极参与改变计划的规划、实

施和评估，从而主动自觉地改变自己的行为和

观念。如前所述，基于主体真实体验观念的形

成是复杂的，那么观念改变必然也不是容易的

事。复杂，意味着面临各种困难，受到多重阻

力。但是，教师观念的改变是教师教育行为改

善，实现专业发展的前提，因此改变是必要的，

问题是我们如何推动并实现这样的改变？正如

有研究者一语中的：“教师教育观念转变的应然

路径是构建适宜变革生存与繁荣的环境。”［18］借

用这一语境可以说，为教师专业发展营造适宜

其改变的“环境”（文化）正是其首要之义。笔者

曾在疫情期间调研发现，不少教师能意识到“改

变”这一问题，也表示出愿意努力寻求进步的意

愿，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真实的工作实践中很快

能轻易地解决。在调研中，有一位园长曾提过

类似的问题：“一线幼儿园老师的专业成长有几

个条件，首先是幼儿园要给她成长的土壤，然后

是她自身的渴望与热情，而最后是她和我们一

起去营造这样的一种都要成长的氛围。如果没

有土壤，老师是没有办法成长的；但有了土壤，

如果她自己没有渴望，也没有办法成长；而只有

她一个人成长，没有大家的共同成长，就象她一

个人很上进，但会想，为什么我要这么累，所以

成长是你要和其他人一起‘抱团’成长。在疫情

期间，这种‘抱团’更为重要。”这里提到的“土

壤”“抱团”就是一种幼儿园环境营造的“文化”

最接地气的比喻。而这种最接地气的“土壤”则

是一种能帮助教师整合改变的内在动机与外在

支持最好的保障。

反观经历疫情煎熬的幼儿园教师，她们是否

本身就对现实处境倍感焦虑？在焦虑的状态下

是否找到了最接地气的“土壤”？哪怕她们还未

真正找到这片“土壤”时就能积极转向线上教学

活动，但在转向线上教学的过程中是否接收到来

自当地教育部门、幼儿园层面的工作支持与身心

保护？她们从中所体验到的是一种积极求新求

变的教育观念？还是在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的痛

苦中体验到“物质本位”的生存压力？当一所幼

儿园或幼儿园教师首先要为了生存而考虑“转

型”，现实社会是否对这一行业与教育者的专业

性表示出极大理解与宽容？或者又衍生出社会

大众对幼儿园教师这一职业的漠视与傲慢？这

次疫情极似一把“双刃剑”，它提醒我们，在没有

首先解决生存问题的前提下去空谈教师转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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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作是不公平的；如果不须考虑生存问题，

“内因”与“外因”要共同作用才能帮助幼儿园教

师在疫情期间持续追求专业成长，换言之，空有

内在动机而缺失外部支持，或者提供充足的外部

支持却丧失内在的主动性，幼儿园教师改变都是

不可能真正发生并持续发生作用的，其专业发展

都无法真正发生。

笔者调研时看到，疫情期间有的幼儿园“偶

然性”地邀请专家开展网上讲座。这种“片断式”

理论学习在介入教师的实际课程情境中时，往往

运用更多的是专家的标准，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教

师本身与其真实工作情境的关联。而且，这种外

部输入的方式只能从外部塑造教师的专业行

为。必须承认，短期的（不持续的）专家讲座的实

效性极其有限。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际看，只有

外部塑造而缺乏内在生长点的专业成长可能是

暂时性的。当只有专家到场时才有作用，而一旦

专家离场，一旦缺失了这种外部动机，教师可能

又会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因此，教师“觉醒”需

要从内在激活。笔者在调研中获得了一个有意

思的发现，一旦“自信”作为教师成长的“内部触

发点”，就极有可能为其提供连续性专业发展的

动力，当教师越表现出自信，就越有热情，就越在

工作实践中表现出胜任力。如果说教师自信是

教师改变的美好愿景，以此推论，后疫情时代一

旦能激发出幼儿园教师的工作自信与热情，才越

有可能在外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敢于改变，实现

真正的专业成长。

（二）帮助幼儿园教师转变：：建设““身份学习””

的发展生态

前面提及幼儿园教师改变是复杂多维的过

程，要帮助其实现改变需要依赖幼儿园文化的保

障，后疫情时代园长要重视通过建设学习共同体

引导幼儿园教师进行“身份学习”，营造幼儿园教

师发展的良好生态。

当前许多幼儿园已经完成疫情后幼儿重返

校园的一轮“准备”工作。“准备”不仅仅涵盖幼儿

园场所的防疫卫生工作，园本课程的持续建设

（如增加生命教育、防疫教育等内容），更要把脉

幼儿园教师疫情后的心理健康与主体需求。基

于关注教师主体且立足于园本实际的“准备”其

实可谓为教师提供的一种以“身份关注”为中心

的重要支持。而且，此类支持的直接目的是在关

心教师的前提下解决教师在重返工作岗位中遇

到的问题，间接目的是通过“准备”，能营造出为

幼儿园教师群体生活负责的氛围，这种氛围有益

于逐步帮助教师提升重返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

并成为浸入教师“工作圈”的支持，进而帮助教师

重识自身的角色与归属感。

疫情后，幼儿园教师培训应该要重视幼儿园

危机管理、健康教育主题的学习内容。但这些培

训内容并非是通过一场讲座或研讨就能完成，而

是伴随构建幼儿园成为为教师提供学习与发展

的良好生态的教育场域的持续过程。在疫情前，

一般情况下幼儿园不同级组充分利用案例研讨、

观摩教学、参与式培训、经验分享、头脑风暴等多

种教研形式，增强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集

体智慧”的推动下激发教师工作激情，进而激活

教师内在的专业自信与自觉。笔者认为，“集体

智慧”的产生及其幅射作用在后疫情时代更应该

得到充分体现，在这样的宽松氛围中，教师不仅

能分享其在疫情期间遇到的困难或解决办法，在

共情中加深彼此的关系与情感，而且在分享彼此

的思想和教育观中，更易把集体智慧内化为个人

智慧，成为反思实践者，尝试梳理并总结出面临

类似疫情的突发危机情境的工作思路与方法。

在共同体工作框架下，幼儿园教师会越来越“抱

团”而逐步养成与专业发展紧密相关的“改变”习

惯。可以说，发展（学习）共同体是一种真正能重

塑教师自信，增强教师身份认同，同时一定程度

上也有助传统教师培训中缺失考虑真实情境问

题的补充。

同样的，为教师改变提供最为有利的支持

是在幼儿园内部认同并发展教师文化。教师是

文化中的人，是一定文化熏染的主体，其改变或

成长都依赖于特定的文化框架。幼儿园教师文

化是基于园内外教育环境，教师群体在教育教

学实践中形成并被认同的软性规约形成的文

化，对教师群体普遍存在着约束力量，并极大影

响着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以传统意义上的讲座

式教师培训模式为例，单纯“理论学习”对教师

认知与教学行为模式的改变影响不大。因为接

受过培训的教师或者无法找到理论学习与工作

实践之间的桥梁，只能放弃变革实践的努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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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带着极大的激情尝试，但由于缺乏宽容的氛

围（同事、幼儿、家长、专家等的理解和支持），因

而只能半途而废。此外，教师最关注的问题并

不是宏大的理论叙述，而是一些实践中遇到的

具体问题，正是这些具体问题界定了当下教师

的存在方式。关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场景，

也就意味着关注发生在实际教育情境中的教师

需求和期待，意味着一种“草根式”的教师文化

变革的诉求。在后疫情时代，如果能营造出合

作共赢的幼儿园教师文化，建设的发展共同体

才能使每位教师从中获得一种专业群体的归属

感和安全感，从而减少教师未来面临类似疫情

的危机或变革时的心理压力，激发教育潜能，找

到专业发展的新生长点。

笔者认为，此次疫情意外地为传统认知中

的教师专业发展的“应然”追求勾勒出其“实然”

价值。专业发展不是对幼儿园教师单向度地要

求，而应是基于外在支持与教师内在觉醒的合

力结果。由此，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应视为一

个开放的、主动的教育系统，一个作为整体的人

和外部环境一起构成的整体生态单位，只有人

性化地研究幼儿园教师，只有关注幼儿园实践

情境，从实然状态研究其真实的教育场域，才能

激活每一位幼儿园教师改变的内在诉求，才能

让其不计个人小利，不惧现实危机，都能在自下

而上的专业发展路径中乐意接受改变，更好地

实现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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